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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伫立海边，你必须

接受海风的检阅，也必

须接受海浪的洗礼。

那些无垠、宽阔、博

大，已经完全印证了你作

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渺小。

当那些远帆，一次

又一次去征服大海；当

那些岛礁，一年又一年

在坚守大海；当那些波

涛，一层又一层滚滚向

前再慢慢回撤。

远方的朝阳与黄

昏，按时出工，按时收

工。没有谁比一片大

海具有更深的记忆，它

埋葬与新生，它奔波与

栖息，它与日月星辰共

同见证着人世间的沧

海桑田。

没错，人生在世总

得要去看一次大海，看

大海是如何洗涤你的

红 尘 疲 惫 与 世 俗 不

堪。也看看自己，面对

大海，今后该如何做一

个心灵通透的人。

海鸥

无论晴空万里，还

是乌云密布；无论船来

船往，还是潮来潮去。

它们恪守着自己的承

诺与誓言，风雨无阻，

勇往直前。一次又一

次把自己变成闪电，变

成勇猛的强者，去征服

岁月里的艰难与困厄，

去战胜所有的轻视或

藐视。

那些矫健的身影，

一天天在巡视、在鸣

唱。海岸那么漫长，它

们照样去丈量；海水那

么湍急，它们何惧去探

寻；港湾那么温馨，它

们坦然去栖息。

问海鸥，就是问风

雨；问雷电，就是问万

丈红尘中的自己。既

然已经抉择了自己的

路，就要无怨无悔地去

奔跑，去飞翔。

看

海

□
季

川

□□ 王湲雯“不随便”的咖啡
小野是一名职业咖啡师，独自经

营着一家小而美的咖啡店。比起小

野的创意咖啡，小野的“高能量感”更

像是咖啡店里的“王牌产品”。

第一次去小野店里时，她问我想

喝什么。我随口答了一句：“随便选

一个给我就行。”小野笑了笑，将一个

托盘放到我面前说：“本店为选择困

难的顾客准备了特别菜单哦，给！这

是本店所有咖啡的‘一口品尝装’，免

费测试你的‘最喜欢’。”

小野的“点餐”创意吸引了我，不

忙时，我都会到她的店里坐坐。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野闲聊说她

是在39岁生日那天，才知道自己最喜

欢的咖啡是焦糖玛奇朵的。

而在这之前，小野经历过一段失

败的婚姻。大学毕业时的小野直接

与男友走入了婚姻。婚后，男友的事

业蒸蒸日上，为了让整个家庭更好地

运作下去，小野当起了全职主妇，日

复一日地照顾公婆和孩子。

小野的前夫小吴是个酷爱美式咖

啡的人。每次他们去咖啡店，小吴都

会对店员说：“您好，来两杯美式咖

啡。”再回头问小野：“美式咖啡，没问

题吧？”而小野每次都说：“随便，我喝

什么都行。”因此，在那段婚姻里，属于

小野的“咖啡记忆”只有美式。那时的

她也不认为咖啡是什么好喝的东西。

当一段感情失去了势均力敌的经

济基础时，再平稳的路，都会生出一脚

踏空的危机感。小野的危机感出现在

37岁那年，那时的她，因为诸多家庭

琐事引起了矛盾，跟前夫陷入了长期

的冷战。对方的冷漠，更是让她清楚

地意识到，自己的“无我”反而成了前

夫可以“随便”对待她的底气。思考再

三，小野选择与小吴离婚。

离婚后的小野在社会上屡屡碰

壁，只有一家咖啡店愿意雇用她做咖

啡师学徒。对那时的她来说，做咖啡

不过是她生存下去的手段。

直到客人小赵走进了她的世

界。那天，小赵说：“小野，你咖啡做

得真不错，平时最喜欢喝哪种？”

“我之前喝美式咖啡比较多。”

“那你喜欢美式咖啡吗？”

“我……我也不知道。”

“唉，想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咖

啡还不简单嘛，接下来一天尝一款新

咖啡。都不喜欢你就用自己的咖啡

知识去研发新品，总能遇到最喜欢

的。‘最喜欢’也是一种人生状态，岂

能‘随便’呢？”

一周后，39岁的小野终于知道了

自己最喜欢的咖啡是什么。几个月

后，小野终于知道了自己想要的是怎

样的伴侣。40岁那一年，小野找到了

自己愿意去奋斗终身的事业。

听完小野的故事，我突然发现人

生真正的改变，也许并不始于某个特

定时刻，而是一个人开始从心理上不

再以“随便”的态度去对待某个问题、

行为上不再以“随便”的想法去应付

某个差事、思绪上不再以“随便”的情

绪去忽视某个受伤的时刻。而所谓

的转折点，更是没有励志故事里描绘

得那么惊天动地，它可能就是从生活

中的某件小事中得到触动，然后一点

点地延展至生命的每一个角落。

小野的咖啡店更像一种“不随便”

哲学的缩影，鼓励着每个人勇敢去追

寻、去成就自己“最喜欢”的人生。

□□ 甘武进最美不过新米粥
“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

过后，抢收后的稻谷摊晒在门前的

道场上。

阳光正好，气温正高。父亲脱

下布鞋，以脚为犁，把摊晒在道场

上的稻谷翻了个遍。稻谷中的水

分被阳光慢慢晒干了，稻谷表面由

金黄色变成了浅黄色。父亲抓起

一把稻谷，在手中搓了数下；拿起

几粒稻谷，放在嘴里咬了几下，淌

着汗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有新米

吃了……

刚碾出来的新米，腹白呈乳白

或者淡黄色，米粒的一部分带有一

层淡淡的浅绿。抓起一把新米摊在

手中，粒粒绿白相间，晶莹剔透。放

在鼻子下面，深吸一口，新米散发出

来的那种香味，清新浓郁，满满的稻

田气息扑面而来，令人气定神闲，心

旷神怡。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

一起涌上心头，让人既难忘又愉

悦。母亲说，粥美，一定要用新米

煮，熬点新米粥吃罢。

母亲淘洗新米了。她说，新

米淘好后要放置一会儿再煮，口

感会比较好。此外，新米不吃水，

煮新米时水要比平时少放一些，

否则煮出来会比较烂。当然，熬

粥还是柴火锅灶好。水烧开，新

米下锅，明亮的柴火贪婪地舔着锅

底。锅中传出悦耳的咕嘟声，那是

新米在开水中欢快地翻滚。用灶

膛里的余火焖上半小时，再用小火

催烧一下，一锅清香扑鼻的新米粥

熬成了。

揭开锅盖，酥稠的粥米粒粒松

软圆滑，色泽晶莹鲜亮，白里带着

微绿，粥油聚在粥的中心，粥香扑

面而来，直叫人口舌生津。满满一

碗新米粥端上来，香喷喷地冒着热

气。拿碗端起来并不觉得烫，结果

疏忽了——猛不丁呷上一口，烫得

舌头一卷，然而又不甘心，下意识

朝碗里轻轻吹几口气，呷一口；再

吹口气，再呷一口。少顷下来，一

碗新米粥也见底了。

桌上摆好了母亲爆炒的南瓜

尖、腌制的脆黄瓜，可我来不及品

尝了，就那么三五口，一碗新米粥

就下肚了。歇了一口气，我又开始

第二碗。新米熬成的锅巴粥，更是

味美。饭出锅后，锅里剩下白白的

薄薄的一层，用铲子翻过来，黄灿

灿的，那是新米的锅巴了。母亲将

米汤倒进去，与锅巴搅和，盖上锅

盖，施以文火，慢慢熬。粥熬好了，

吃上一碗，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

就是人间最美的佳肴了。

很多时候，母亲把早上没吃完

的新米粥留在锅里，用锅盖盖好，

或装在瓷盆里，用筲箕盖上。忙碌

了整个上午，父母带着满身汗水回

到家里，揭开锅盖或烧箕，锅里或

瓷盆里的新米粥，已变得像冰冻的

凉粉一样。盛上一碗吃下，凉滑清

甜，黏稠鲜香，醇厚可口，既解饥，

又消暑，一天的劳累与暑气烟消云

散。在炎热的天气里，一碗新米

粥，成了一道清凉的点心。

新米粥，清淡、平和、口感又

好，做起来也简便，也符合文人的

胃口。北宋张耒喜欢早上吃粥，他

说：“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

虚，谷气便作，又极柔腻，与肠胃相

得，最为饮食之妙诀。”苏东坡的感

觉是晚上吃粥更妙，他说：“粥既快

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也。”陆游

有诗云：“玉粒尝新稻，金风作好

秋。”可见，新米粥的香气，从古至

今一直绵延不断。

最美不过新米粥。秋天来了，

天气转凉。清冷的早晨，让我们吃

一碗清香可口的新米粥吧，慰藉身

心，温暖前行。

我常去买菜的那家小店，因为坐

落在小区的入口，又恰好在主干道十

字路口的拐角处，这样好的地理位置，

生意自然是红红火火的。开店的是

一对中年夫妻，一口乡土味十足的漳

浦腔普通话，热情里透着淳朴，更是添

了许多亲近。和气生财，生意理所当

然的好上加好了。

女人是个健谈开朗又能干的

人。站在肉案前，她能将剔骨刀、剁骨

刀轻轻巧巧把玩于手，可以一边挥着

油光闪烁的剁骨刀，将顾客交待的猪

大骨三两下砍得匀匀称称，一边满脸

喜色地问对方有没有看出来她今天

化了个淡妆。随后不忘叮嘱一句：“女

人还是要化些淡妆的，你也化化妆啊，

多精神。”说这些话时的女人眉眼生

动，双手依然忙个不停。

一日我去买菜，女人和我打了招

呼，喜滋滋地说最近她敷了某款瘦瘦

包，体重喜人地减轻了五六斤。可能

是我目光停在她脸上的时间有点长，

她很快补充了一句：“不过，脸上暂时

还看不出来了。”她是个多么聪明而爽

直的人。

女人喜欢热闹，会主动跟顾客打

招呼。我虽话不多，但就着排队称菜

算账付钱的当儿，听一听，笑一笑，心

中常生出喜乐与莫名的感动。

女人的男人是个明显比老婆瘦

很多的人。两人的身高应该是一样

的，但因为体重的差别实在过于明显，

分开看两人，倒显出男人比女人矮小

许多的样子。

客人少时，店里大多只有女人

在，男人要么是去进货了，要么是在店

里的小阁楼上休息，或者整理蔬菜水

果。相较于女人的咋咋呼呼与大大

咧咧，男人的沉稳安静里倒透着些腼

腆与羞涩了。

客人多时，女人忙不过来了，砍

肉称菜的手没停歇，嘴也没停歇，不过

不再是闲聊了，变成了放开嗓子的大

叫：“杰啊，杰哎……”那声“哎”的后面

拖着长长的尾音，娴熟亲昵里又透着

点急躁。

有时，一声两声男人就从阁楼的

小梯上慢悠悠地下来干活了。有时，

叫了许久也不见人影子，男人可能是

睡着了，可能是出去进货了。

也有一两次我见他正在外面为

客人杀鱼，明明听见女人的叫声了，

却是不应。待到鱼杀好了，洗净了，

装了袋，照例慢悠悠地拿给客人，再

不急不徐地走到女人跟前，一脸的笑

意。女人似乎也早忘记刚刚扯起那

几嗓子喊叫时的急躁，不知与买菜的

客人又聊到了什么趣闻，笑得一脸通

红，却不忘交待男人把刚刚吩咐的事

完成。

一日傍晚时分，我走进小店买

菜。结账时看了女人几眼，虽然没有

化妆，但一脸的喜色极是生动与好

看。聊了两句，得知昨天男人回漳浦

老家，将家里的两个女儿接过来了。

放假了，孩子来到身边，一家人团团圆

圆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一个母

亲容光焕发的呢？

“两个孩子都在老家读书，只有

暑假和寒假一家人才能在一起。”女人

笑着说，称着菜，按着计算器。

“大女儿读书很自觉，成绩好，我

们也不用操什么心。”女人幸福地说

着，装着袋，报着账。

“等假期快结束时，我们送孩子

回家上学，会一起在老家住几天。我

们家里盖的房子很好看，前年装修好

的，离海很近。”

我扫码付账的当口，女人有些得

意地提高了音量，忘了矜持，笑得咧

开了嘴，露出并不甚齐整的门牙，依

然很美。

原来，由心而生的幸福感才是最

美的妆容。

最美的妆容
□□ 胡美云

（
外
一

章
）

美食随笔光阴故事

都市表情

■■ 欧阳明

水墨江山
（组诗）

一笔下去

墨迹浸透宣纸的古老

浓淡相宜的江山

沉默在

点横撇捺之间

历史，从没时间后悔

落笔生根，决不后退一步

那一个个文字

如同冲锋陷阵的士兵

唯一路向前

生命，永远无法复制

就像墨汁下

古朴宁静的家园

养活人类的谷物

传说神农氏尝遍百草

才找到——

岁月深处的你

这珍贵的，神奇的，活命的

养活人类的谷物

你的皮肤，闪烁着太阳的光泽

洁白的心，似母亲的乳汁

你只向季节和大地跪拜

成熟时，低下高贵的头颅

数千年初衷不改

率领苦荞、麦子、玉米

众兄弟姐妹

在大地上并肩站立

线 条

一条条

纵横交错，变幻无穷

这纸上的经纬

像绵延的道路连接四方

是教科书，是复杂的人生

笔直、曲折、坦荡、缠绕

如起起伏伏的经历

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

无数的点组成生命的里程

从一条线到另一条线

一次次分别，一次次重逢

芦 苇

人迹稀少的旷野、山坡、河塘

低调得和泥土一个样子

常常，一个家族挤在一起

一起生，一起长，一起面对死亡

不攀比，不炫耀

朴素得如同朴素的名字

悲壮得如同悲壮的诗行

任粉身碎骨

任高温、碾压、打浆

卑微的生命

原本就是白纸一张

把世界和思想装在心里

于是，江山在身上激荡

未来在画中飞扬

乡
间
篾
匠

□
林
日
新

百
家
笔
会

表哥家住雪峰山腹地，人称竹山

园。园子后山有上百亩的竹林，山峦起

伏，一望无际，葳蕤似海，那里全是竹的

海洋，竹的世界。

表哥是个方圆十乡八村有名的篾

匠。他十四岁那年初中毕业就随姨父

学篾匠，如今已经四十多年。那一年，

他请我帮他写春联，我写下：箩筐、饭

篓、背篓、筛子、睡垫，件件精美；砍竹、

破篾、织边、圆口、起底，行行精通。横

批是：竹艺人家。人们一看对联就认为

我在夸张，其实，当你走进表哥的家里，

看到码得高高的篾制品，你就会知道这

是名副其实的了。

小时候，我常到表哥家里玩。那

时，姨父是一个出名的篾匠。他有五

女一子，表哥是他的满儿子。姨父对

他视为珍宝。平时，他常喊女儿打下

手：破篾、织筐、压条……但他从来不

准儿子拢边，一心只想培养他读书。

可表哥读书实在不行，语文数学两门

能勉强及格就算“万福”了。姨父为此

忧心忡忡。

那时，小升初需按成绩录取，表哥

考了两届才上了录取线，与我同时上

了初中且进了同一班。表哥想与我同

桌，他用两根狗尾巴草编织了一只蟋

蟀送给我，求我陪他到班主任面前提

要求。可是，表哥上课不用心听讲，双

手玩个不停：有时用手巾织老鼠，有时

用胶带织小鸟，有时用纸编青蛙……

织好后就给我看。作为学习委员的我

常警告他。他却屡教不改，做作业时，

总是抄我的。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

班上第一名，他考了倒数第三名。姨

父急了，就到班主任那里提要求，不准

我俩同桌。

初中毕业时，我考上县中，他连乡

中也没考上。姨父只得让表哥继承他

的衣钵——学篾匠。

表哥确实是个当篾匠的料。短短的

一年内，他便把姨父的手艺全部学到手。

一个周末，我随他到后山砍竹，他把

竹杆摇一摇就知道这根竹子是公是母。

公竹根部松散，材质坚挺宜做支架；母竹

根部坚实，材质柔韧宜做编织——“砰

砰”两下，竹子应声倒下。削去竹尖竹

枝，扛回家。

到家后，他把竹头抵住墙角，竹尾

握于左手，右手挥刀，往竹身一扎，

“嚓”地一声，竹子裂了个口子。顺势

推刀，“噼里啪啦”一阵脆响，竹杆被一

节节地劈开。破开后对剖，再对剖

……只见他左劈右劈，上下翻飞，像拉

刀面的师傅，轻松快捷地把竹杆变成

竹片，厚约一厘米的竹片被撕出薄薄

的一条。青篾、头黄篾、二黄篾、三黄

篾……一层又一层，均匀、整齐。最

后，他把 10多种不同的竹篾一字排开，

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竹篾条。竹

篾条又薄又细，在他手指间拨弄、翻

转，在他怀里跳跃着，不一会便能看出

竹器的雏形……几天功夫，成品或半

成品的竹器堆满院子，有提篮、筛子、

篓子、簸箕、草筐、竹匾……方的、圆

的、扁的、长的，形状各异。

篾匠的基本功包括：砍、锯、切、剖、

拉、撬、编、织、削、磨。表哥硬是样样精

通。加之他手脚快，嘴巴甜，生意做得

火，一年挣的收入抵得姨父干两年。那

是一个篾匠吃香的年代。有这么一个

手艺，在农村做乡活，吃四方饭，怎么着

也比光种田的人家强。三年后，表哥到

镇里租了个门面，生意更加红火。每逢

圩场，来购买他的竹器的客人络绎不

绝。同时，上门来给他提亲的人也接二

连三。二十岁那年，他便做了父亲，喜

得姨父整日笑口常开，安心做他的“老

太爷”。

那时，我师范毕业分到乡村小学，

工资才 40多元，一年还抵不上表哥一

月的收入。过年时到舅家拜年，父亲

在姨父面前是从不提我的工资的，姨

父则是哪壸不开提哪壸，常把表哥的

收入放在嘴边挂着。舅舅实在看不下

去了，只是轻轻感慨了一句“生意钱在

当年，墨水钱万万年。”姨父的脸一下

变成了猪肝色。

十多年后，表哥到我学校看他儿

子。我特地到商店买了一瓶酒鬼酒，称

了一斤牛肉。

酒酣之时，表哥说：“表弟，我儿子

以后全靠你管教了。我爸死时再三嘱

咐，家里要出个挣墨水钱的才行。”

我说：“没问题，表侄天资聪颖，又

爱读书，比你当时强多了。只是你以后

要注意保重身体，少做篾匠活呀。”

表哥说：“现在篾匠活不多了，靠它

养家不行了。”

他的言语中充满了对行业衰落的

无奈和英雄迟暮的凄凉。

岁月更迭，随着塑料制品的兴起，

竹编工艺在民间逐渐式微，篾匠正成为

一道渐行渐远的风景，竹制品也慢慢淡

出人们的生活。如何才能将篾匠这门

手艺继续传承下去，保留住千百年来活

在指尖上的人间烟火气？这确实是个

难题。

表哥想与

我同桌，他用两根

狗尾巴草编织了一

只蟋蟀送给我，求

我陪他到班主任面

前提要求。可是，

表哥上课不用心听

讲，双手玩个不停：

有 时 用 手 巾 织 老

鼠，有时用胶带织

小鸟，有时用纸编

青蛙……织好后就

给我看。

■■ 王 冲

博鳌海滩

这片沙滩曾经是一处普通的

海滩

共性的浪花不变的涨退

云海之上变幻不再是梦境

海的故事赋予你广袤的包容

新版传说解读你别样的希冀

黄脸的白牙 翘鼻的云端

掀开乌云和恶浪与海滩接吻

你的自信你的博大你的情怀

成就一场踏浪中吟吭的浪漫

启航之后博鳌不再羁绊迟疑

此刻的曙光，在曼妙的潮涨

潮退中——

选择闪烁登场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


